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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腊子口越过腊子口，，把围追堵截抛在身后把围追堵截抛在身后

融媒体报道

峭 峰 插 云 一 线 天 ， 陇 蜀 千 嶂 狄 道 连 。
秋 风 夜 雨 腊 河 吼 ， 关 险 防 固 敌 凶 顽 。
绝 壁 巉 岩 挡 不 住 ， 神 兵 飞 下 万 重 山 。
横 扫 白 军 葬 深 谷 ， 征 师 高 歌 进 甘 陕 。

突破腊子口
■肖 华

沙场回访

青年记者对话党史专家
踏访腊子口归来，记者与军事科学院军队政

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刘子君进行了交流。

腊子口战役遗址今日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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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对峙，青天一线。激越的河水

从峭壁之间奔流而下，直至消失在峰后。

最初，这里是没有路的。

腊子口，藏语意为“险绝的山道峡

口”，自古为甘川古道之咽喉。柏油公路

穿山而过，“七一”前夕，记者驱车来到甘

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踏访这座

红军曾经浴血奋战的险关。

山 河

站在今日腊子口战役遗址，举目望

去，隘口之险峻尽收眼里。刀劈斧砍似

的山崖将天空合围，沉沉地压在头顶。

两侧峭壁上，嶙峋的石块层层叠叠，树木

从缝隙中肆意生长。

夏初，站在腊子河河边，一丝凉意扑

面而来。

松木掩映下，清澈的水面闪烁着太

阳的光辉。耳边响起泠泠水声，令此时

的峡口更显幽静。

置身于如此山清水秀的地方，记者恍

然发现，除了经年流淌着的这条河，眼前

的一切，都不可能是 86年前的样子。

1935 年 9 月 16 日那个下午，自北向

南涌流的腊子河河水寒凉刺骨。对于决

心攻关北上的红军来说，激越的水声听来

必然是一派肃杀的气象。

此刻，距离红军踏上远征的路途已

过去近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里，他们冲

破了百万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征服

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

沼泽草地，一路坎坷走到了这个被称为

“人过腊子口，如过老虎口”的险关前。

当时，两山之间没有路，人只能走岩

壁上用木板搭建的栈道。

一侧是高耸的峭壁，一侧乃至脚下

就是那冰冷的腊子河。传说，以前若是

遇上两人带着马相向而行，想要通过，则

必须协商将马推入河中。

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道，是一座宽

1 米的木桥。木桥长约 8 米，是隘口最窄

处河水的宽度，连接着两侧的云崖栈道。

这就是兵家所言之“绝地”。在桥的

一侧守住腊子口，确能形成“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势。

如今，我们站在昔日红军进攻的一

侧，正对着桥对岸那高大的碉堡。不难

想象，国民党军队重机枪喷吐的金属风

暴，足以覆盖这片面积不过二百余平方

米的隘口。

半个世纪后，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

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在其著作《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对腊子口惊叹不已：

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

会认为，这个据点是牢不可摧的。

此役之艰难，远超出平常人们的想

象 。 9 月 16 日 下 午 4 时 ，冲 锋 号 吹 响 。

由于地形狭窄，枪林弹雨中，红四团几次

连续进攻都无法靠近桥头。

此时，又一个警报传来——国民党

军两个团的兵力正在赶来增援，将于次

日抵达战场。

“天险”当前，“楚歌”四起。然而，在

这些翻越了雪山草地的红军勇士心中，

就没有什么牢不可摧的关隘！

现在，我们观察腊子口遗址那座仿

建 的 碉 堡 可 以 发 现 ，碉 堡 上 面 没 有 顶

盖。敌人以身后高耸的绝壁为最坚实的

屏障，认为不可能有人从悬崖上方发起

攻击，因而把火力全都集中在正面。

在国民党守军看来，想破腊子口，除

非神兵天降。

当时，战斗已至凌晨，红军必须在拂

晓前拿下腊子口！红四团团长黄开湘和

政委杨成武决定派人攀上悬崖，利用敌

军防御体系的漏洞，迂回至敌人后侧发

起攻击。

夜色中，一名小战士站了出来。他

骑马渡过冰冷的河水，在漆黑一片的山

崖背后，独身一人，用一根带铁钩的长

杆，发起了一次勇敢者的攀登。

在历史记载中，这个没有留下真实

名字的小战士，成为红军赢得这场战斗

的关键人物之一。

此时，红四团仍在正面佯攻。待小

战士成功爬上山顶，他把用红军绑腿做

成的绳索系在大树上垂下来，让战友们

陆续攀上峭壁。

三枚信号弹划破夜空，总攻开始。

手榴弹从山顶纷纷砸下，随着“轰隆”一

声巨响，敌军立于桥头的碉堡被炸毁。

红军乘胜夺占独木桥，随后向峡谷

纵深挺进，北上的道路被如期打通。

如今，我们走过桥，轻抚崖壁，昔日

留下的弹孔清晰可辨。

攻下腊子口后，肖华欣然题诗：“绝

壁巉岩挡不住，神兵飞下万重山。”目光

望向那座复原的碉堡，我们仿佛又看到

了那位小战士和战友们一道向着如梦初

醒的敌人，发起了强攻……

在这场真实的战争史诗中，他们是

从天而降的“神兵”，更是为了理想信念

向死而生的战士！

狭路相逢勇者胜，从来都是这支军

队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利剑。

看着身旁清亮见底的腊子河，我们脑

海中浮现出那个血与火的夜晚。炮火映

照下，面前的同一条河流，鲜红遍染。

长 路

“晨曦中……红军勇士们簇拥着战

旗站在腊子口上欢呼，每一个战士的身

上都沐浴着血色般的霞光。”多年以后，

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通过腊子口，沿着新修建的栈道向

北行进，我们仿佛体会着红军当年胜利

后的喜悦。

途中，有许多松树从页岩构造的山崖

上生长出来。走上几步，就能看到前方有

红色的五角星装饰物挂在松枝上，闪闪发

亮。此情此景，记者想起一个在当地广泛

流传的故事。

腊子口战役结束后，牺牲的红军将

士被就地安葬。神奇的是，就在这个地

方，第二年长出了五棵枫树。秋日，每一

片树叶都像一枚鲜艳的红五星。

走在栈道上，望着前方的一颗颗闪

耀的“红五星”，记者明白，当年的战士们

能如此坚定走在无比艰险的道路上，心

中一定也怀着一枚红五星。

如今，人们知道，腊子口战役是红军

在长征途中打下的最后一道天险。而在当

时，对于这支北上的队伍，他们并不知道攻

下这道难关之后，前路是否还有险隘。

过 了 腊 子 口 ，向 北 及 至 哈 达 铺 。

在 这 座 处 于 陇 南 宕 昌 县 的 普 通 小 镇 ，

毛 泽 东 从 一 张《大 公 报》上 得 知 ，陕 西

北 部 尚 有 苏 区 根 据 地 存 在 且 非 常 活

跃。

这一消息使迷茫中的红军找到了希

望。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作出了向陕

北进发的战略决策。

千里岷山，如一条虬龙，上接陇右，

下连巴蜀。“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尽开颜”。今天，站在达拉梁上向南眺

望，郁郁葱葱的山林顶部点缀着若隐若

现的白雪。

潜藏在这幅诗意画卷背后的，是人

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行军。

腊子口之行，“云贵川”这个名字深

深留在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心里。腊子

口战役纪念馆讲解员才让拉木每次向游

客讲到这一段，都会红了眼眶。

“那个小战士只有十六七岁，中等

身材，眉棱、颧骨很高，脸带褐黑色，眼

大而有神……因为他入伍时没有名字，

战 友 们 就 给 他 起 了 个 名 字 叫‘ 云 贵

川’……”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中，记下

了那位独自攀登山崖的小战士。

多少情感都寄托于一个名字。“云贵

川”，红军来到腊子口之前，转战之地又

何止云、贵、川？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攻

下娄山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

雪山、过草地……

饥寒交迫、困顿不堪，他们来到这里

时，没有人知道前方还有多少关口要跨

越，有多少敌人要消灭，只管迎头上前，

逢敌亮剑。

今天，人们知道，正是这最后一道天

险的胜利，让胜利之所以为胜利，让以往

走过的每一步都没有失去意义。

这场从未有过的远征，先后经过十

余个省，翻越 18 座大山，跨过 24 条大河，

历经一场场血战，攻克一道道天堑，开创

一桩桩奇迹。

长征胜利后，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

东曾提出过一个问题：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

这样的长征么？

答案无疑是：没有，从来没有！

从这个问题延伸下去，创下如此奇迹

的军队，何尝不是一支从未有过的军队？

永远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

起，为人民开创幸福的新生活，这支党领

导下的人民军队九死无悔！

习主席说，“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

的伟大远征。”漫漫征途，是信念和毅力，

支撑着这支军队一路走来，走向更加开

阔的前路。

丰 碑

一座高大的纪念碑耸立在腊子口两

山之间。

这座纪念碑高 9.16 米，寓意着红军

于 1935 年 9 月 16 日攻打天险腊子口；宽

2.5 米，象征着二万五千里长征。

碑前静默，山风穿过峡口呼啸而过，

寄以无尽追思。

1993 年，当地的许多村民都参加了

重修腊子口战役纪念碑的义务劳动。那

年，何江还是个 7 岁的孩子。从参与修

建纪念碑的父亲口中，他第一次听到红

军的故事。

如今，腊子口镇人民武装部部长何

江和乡亲们一起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将

周边村寨打造成集生态观光、民宿体验、

文化推广等功能于一体的文旅新村，让

家乡发展迈上新台阶……

当年红军到达腊子口时，与当地的

藏汉同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几十年过

去，红军的故事始终在当地百姓中流传。

藏族少年杨当代成是从小听着长征

故事长大的。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名叫

“云贵川”的小战士。

17 岁那年，杨当代成如愿穿上了军

装。当代，在藏语中是老虎的意思。训

练场上的杨当代成，确如猛虎下山般勇

猛无畏。

那一年，杨当代成一举刷新了新疆军

区大比武四百米障碍的纪录。成绩背后，

是训练场上无数次的拼尽全力、挥汗如

雨。每当杨当代成想放弃时，脑海中总会

出现腊子口绝壁上那个年轻的身影。

“为了新中国，他想都不想就甘愿牺

牲生命，我训练苦点有啥难？”杨当代成

咬咬牙坚持下来。

退伍后，杨当代成回到家乡，在人武

部担任教练员。一批批民兵在他的带领

下，传承红军精神，苦练过硬本领。

重走长征路，陇蜀千嶂依旧在。昔

日红军行军的栈道已被平整的公路代

替。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这条连通甘

川和周边区县的交通要道几经拓宽，险

要 的 几 处 关 隘 亦 被 破 开 岩 壁 、辟 出 坦

途。交通条件大为改善，乡亲们的日子

也越过越红火。

今日的腊子口战役遗址上，很多人

专程前来缅怀先烈，来自全国各地重走

长 征 路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 旁 边 的 210 省

道，来往车辆川流不息；远方的草地，更

远方的雪山，亦有人一步一步前行、攀

登……

越过天险，曙光初现。新时代的长

征路上，我们步履不停。

记者：面对天险腊子口，红军当时是

否有其他选择？

专家：腊子口是红军长征北上途中最

后、也是最险要的一道关口，位于甘肃省

迭部县东北、岷县以南，是四川通往甘肃

的重要隘口。

如果红军拿不下腊子口，将面临三种

选择：一种是被迫掉头南下，重走雪山草

地；第二种是改道西进，绕道青海，前路漫

漫，凶吉未卜；第三种是改道东进，取道汉

中，进入国民党军重兵布好的“口袋”，有

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些选择对红军实现

北上的战略意图均极为不利。因而，突破

天险腊子口是唯一的出路。

记者：夺取腊子口对长征胜利有着怎

样的意义？

专家：腊子口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

著名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性一仗。

夺取天险腊子口，红军打开了北上的

通道，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

饿死在雪山草地的阴谋。正如聂荣臻后来

评价这一战役时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

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

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

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

腊子口一打开，全盘都走活了。”

记者：史料记载，腊子口战役之前，有

藏族土司开仓放粮支持红军。当时，藏族

同胞为什么拥护红军？

专家：红军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时，

甘南卓尼第 19 代土司杨积庆悄悄将辖区

内的粮仓打开，让缺粮的红军一下子就获

得了 20 多万公斤粮食的补给，有力地支持

了红军拿下天险腊子口。

无论走到哪里，红军将士始终军纪严

明，秋毫无犯。在俄界，红军把村寨里外

打扫得干干净净，用过的东西归还原处，

损坏的给予赔偿。在腊子口朱立村，红军

宁肯住在露天草坡，也不打扰群众，还帮

群众砍柴、干农活。在临潭旧城，红军炊

事员拿盐换菜，从不白拿老百姓的东西。

红军以实际的行动，获得了当地藏族群众

的信任和支持，被称为“不压迫番民的红

汉人”。

记者：长征途中大大小小的战斗里，

涌现了许多像小战士“云贵川”一样英勇

的官兵。是什么支撑着红军不畏艰险、舍

生忘死呢？

专家：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红

军指战员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

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

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

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

和革命精神。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邓小平同

志对此曾说过：“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

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

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

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

们的真正优势。”

信 念 无 法 被 封 锁


